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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很高兴能参加本次教育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利

用这次机会，我的发言旨在通过学习、交流，提出教育系统

科学研究中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供大家批评参考。 

关于教育系统科学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值得重视的问

题：其一是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即对互联网时代的认知。

从教育的视角看，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一书中

所说的：对 21世纪的教育而言，“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其

二是对学习价值的理解。即在互联网重构的全新时代里，教、

学、研的互动学习不仅是体系成长的动力，而且是体系面向

未来的唯一通途；其三是关于系统方法论的考虑。即当社会

的关系结构被以信息为实质性含义的形态所覆盖时，系统论

的突破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论——特别是“语义信息论”的研究

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内在关联。 

我们今天成立的教育系统科学研究中心面对着这三个

时代前沿的问题，使得这个研究中心的创意价值深远，同时，



它面临的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对互联网时代的认知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教育活动所依存的时代背景发生了

颠覆性的变化。 

传统工业革命的性质是单一技术要素（蒸气机、电的发

明）的革命，这一革命引发了机械化、电气化，实现了对人

类的“体力替代”，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结构；而互联网第一次

通过多元的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结构”构成综合技

术要素的革命，引发了智能化，实现了对人类的“脑力替代”，

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这种改变是以数字为网络化的外在

形态，以信息为实质性的关系形态进行的。 

基于以上的判断，21世纪的教育改革已不可能独立于关

于“信息形态”和“思维主体性”的研究之外。教育革命必然以

互联网的“智能属性”和数字化、信息化的关系形态为背景，

再次开启出新的进化轨道。 

二、学习的价值 

“应对变化”是我们面对的时代性任务。面对互联网时代

凸显的必然性向偶然性、规律性向或然性、本质性向模糊性、

确定性向复杂性、决定性向现象性的各种转变，社会处在剧

烈的生存竞争和动态循环之中。在 21世纪，“学习”天然成为

存在的前提，成为当代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我们可以将学习（外部信息内化为知识的过程）归纳为

两个基础环节：其一是信息的接收，其二是知识的转化——

把接收到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大脑可领会、可理解的知识

（还原出某种语义）。如果只有信息的接收，并不是真正的学

习；只有完成了知识的转化，才是真正的学习。如果在知识

转化的基础上，学习的主体进一步尝试在大脑原本储存的知

识系统的边界激发出模糊的、只可意会的新知识（暗默知识），

或者形成新的“理论”认识，我们可以称这一过程为“深层次学

习”。 

我认为 21世纪的教育是一个教、学、研相互融合的生态

体系。教、学、研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优化的纽带

将不断强化，有可能演化出三位一体、同步运行的新的组织

形态。从学习的时代特征出发，关于教、学、研关联结构的

讨论将会成为新的社会主题，它关系到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

的转型和再造。从这个视角上看，我们提出的教育系统科学

研究意义深远。 

三、方法论的考虑 

关于系统科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复杂系统及其方法论方

面的研究，在方福康老师的主持、组织和指导下，北师大系

统科学学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本次成立教育系统科学研

究中心，学院进一步从系统科学的角度，考察对交叉学科进



行跨领域的融合、优化的可能性，寻找将教、学、研融为一

体的路径和方法，这是意义重大的创意，但同时也对系统科

学方法论的突破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冯·贝塔朗菲认为：传统的系统

分析方法过于强调微观的系统分解，在方法论上期望从微观

结构的分解识别系统的性质。而大量的事实证明，分解的颗

粒愈细，往往人们的认识离真理愈远。为此，冯·贝塔朗菲首

次提出在系统分析的方法上，应首先在宏观上将系统和系统

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突出系统的整体性、相关

性、有序性和动态性四原则。首次归纳出用全局性、综合性

的视角分析系统的思路和方法。 

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工

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爆

炸”，人们发现对系统结构进行相关性整合，特别是对包含主

体因素的复杂系统的结构整合，遇到了深层次的障碍。我认

为，这种深层次障碍源自信息，或者说，源自我们对信息的

认识： 

其一是当克劳德·香农把信息中的语法符号表达独立出

来（完成了信息的形式独立），它在工程技术方面重构了数字

化世界的新形态时，语法信息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大大减少了。

但香农创立的“统计信息论”（布尔金语）并不导致语义信息



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减少。由于接收方定义的语义信息受制于

接收主体的主观条件（大脑生理构成、心理因素、个体偏好、

先验知识等），决定了主体之间语义信息的不对称永恒存在，

当互联网时代大量信息充斥社会空间时，关于语义信息判断

和理解的不确定性的增加是必然的。因此，语义信息的不对

称构成了社会系统沟通、融合的根本性障碍；其二是图灵把

语义信息中的（谓词）逻辑成分独立出来（完成了信息的结

构独立），它在工程技术方面开启了人工智能的新时代。按照

图灵的理解，智能就是从对客观世界（包括客观的语法符号）

观察的逻辑推理中得到（或还原出）完全语义的能力。图灵

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思维的主体性”的争论，在实践中则体现

为是否可能通过机器智能超越语义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为了打通语义信息不对称的关联

障碍，有必要寻找系统论和语义信息论在方法论上的交叉点，

或者说寻找系统的逻辑和“指称”语义的结合部，也可以说

是寻找联接主客体关系的新的系统方法。这样才有可能研究

解决如何在信息超载的数字信息世界里更有效地建立起有

意义的信息连接（以实现期望的含义传递）、如何提升接收方

对应的认知能力和先验知识积累、如何从接收到的信息中挖

掘出更有用的语义信息的问题（见杨志刚博士《分析信息》），

这将是进入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的教育系统科学研究面临



的基本问题。 

本次发言重点是提出问题，不当之处请批评。 

谢谢大家！ 


